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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千钧  不敢懈怠

○李瑞波（1968 届电机）

1968年我从清华电机系毕业。我没有

其他同窗那么幸运，能一辈子都干本专

业。与他们比，我就是个流浪汉。

这50年的经历正好分成截然不同的两

段：第一段的25年动荡不定，在七个国营

企业干了12种岗位的工作。第二段的25年
就干一件事：做肥料。第一段可以用一

句话来概括：听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

行，忙忙碌碌，却没有什么成就。到了50
岁，危机感来了，按照国营企业的潜规

则：55岁退居二线，做闲人，60岁退休，

去打太极拳。这一想我头皮都发麻了，咋

还没干点什么就没事干了，离蒋校长“为

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要求还差一半呢！

我下定决心，提前退出了体制，要走自己的

路。走什么路呢？我思考着进入国家最落后

的农业领域，做先进的肥料产品。这就是当

时我给自己后半生确定的方向。 
我辞掉了公职，专心学习两年多，到

全国各地考察讨教。上到中国科学院、中

国农科院，下到肥料企业、农村农资店，

终于锁定一个产品目标：用微生物发酵制

取生物腐植酸。没有师傅，又买不起别

人的专利技术，我只有从头来。从研发入

手，我把家里住宅隔出两小间做实验室，

和我爱人边看书边操作，通过小试获得了

数据和经验，筛选和复制了所需的复合菌

种。在这基础上倾尽所有创办了一个小

厂，利用蔗渣等秸秆材料，开始生产生物

腐植酸。

产品造出来了，可市场在哪？生物腐

植酸农民都不知道，怎么去推销？我就带

着徒弟到处试用，有了心得写成“使用说

明”就去农村推。但推不动，农民接受不

了新观念。由于销售严重滞后，二年下

来，企业消耗亏损，每月靠借钱发工资，

眼看就要关门了。在这危急关头，我陷入

沉思，当初信心满满，自以为在企业工作

二十几年，在每个岗位都干得不错，办一

个小企业有什么难？事实证明：自己还是

不行。

我的问题在哪呢？我分析两年多来自

己的思维和行为，用的全是在国营企业干

的那一套，到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不灵

了。我不是到有钱人那里去做生意，而是

到小农经济中去推，这是一大错；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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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培养自己的销售团队去组建市场网络，

而是到处找政府找故交朋友去推产品，这

又是一大错。痛定思痛，我抛弃了旧套

路，带着业务员把产品推广到对虾养殖

区。当时东南沿海对虾养殖刚兴起，一池

虾养成了可赚十几万元，养砸了至少损失

几万元。为了保住一池虾，养殖户最敢花

钱。我边推销边向养虾户学习养虾知识，

探索他们看得出但讲不出的规律和机理，

我很快成了“科学治水健康养虾”技术的

宣传者，虾农都亲切地称我“李教授”。

我讲课的足迹遍及上海到海南、广西

沿海养殖区，我边讲课边建立销售网络。

我的公司是我国唯一一家把腐植酸产品成

功地规模化用于水产养殖的企业。企业彻

底摆脱了困境，填补了亏空，并逐渐有了

积累。我们买了地，陆续盖了属于自己的

厂房和办公楼。在为企业生存而苦苦挣扎

的头几年，我就意识到一个外行要在行业

中不掉队，就要学习，要开阔眼界。尽管

公司还很困难，我都努力到处考察学习，

参加多种学术研讨会，对农业土壤种植、

养殖等知识抓紧补课。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体会到国家

农业形势在悄然转变，一个由“承包制”

小农经济向现代化农业演变的势头已经出

现。于是我又转向研究土壤和肥料，并尝

试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生物腐植酸与

生态农业》（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年出

版），在农业界引起了关注。随着学术交

流的广泛和深入，我吃惊地发现，在我国

农业界占主流和权威地位的“化学植物营

养学”，居然是170多年前德国化学家李

比希的学说，不但已经暴露出诸多错漏，

更要紧的是这些植物营养理论把占植物必

需营养一半以上的“碳”放弃了。

我国农业界几十年没人研究碳肥，没

有一本论述植物有机营养的书籍，所有农

业的教科书都把植物碳养分归之于叶片吸

收二氧化碳，经光合转化为碳水化合物

（即碳营养），并认为空气中二氧化碳是

取之不尽的。所以在学界，讲到肥料只讲

氮磷钾（后来再加中微量元素），不讲有

机养分（即碳养分）。就连国家关于有机

肥料的行业标准也不讲碳养分，它的“总

养分”指标就是（N+P2O5+K2O）≥5%！

所以我国有机肥厂主流的生产工艺都是

“好氧菌高温发酵——多次翻堆——高温

烘干”，把有机物料中的小分子有机质变

成二氧化碳排掉，生产出一堆“无害化”

的空壳。这些理论和标准的错误，导致我

国耕地大面积板结、沙化和盐碱化，农业

技术方针（包括测土配方施肥）不讲有机

碳养分。这时我已年近古稀了，我突然觉

得自己肩负千钧重，我必须找出植物营养

的真相，戳破这层窗户纸，让全社会、政

府都知道，农业理论存在哪些重大错漏，

这些错漏造成了我国三十多年“化学农业

耕作”成风，如不紧急遏止，我国农业的

基础将会崩溃。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把企业办成了

科研基地，大量热心的农户就帮我种试验

田。从2010年开始，我的团队开展了持续

的大规模植物碳营养根部吸收的科研，取

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数据和实证，并由实

践反过来指引新产品研发，利用工农业

有机废弃物制造出了一系列不同剂型、不

同市场定位的“超级有机肥”——有机碳

肥。这是一种效率和精细度可与化肥媲美

的有机肥料，其有机肥力相当于普通有机

肥的10~20倍，这就可以形成与化肥“阴

阳平衡”的一个崭新的肥料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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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碳”的突破使我得以连续地有新

发现、新成果。数年间，我申请了9个发

明专利，在权威杂志和研讨会上发表了十

几篇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植物营养

和土壤肥料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

并在2010—2016年七年间，又连续出版了

《生物腐植酸肥料生产与应用》《生物腐

植酸与有机碳肥》和《有机碳肥知识问

答》三本专著，把植物有机营养学说的基

础建立起来了。我还制作出“土壤肥力阴

阳平衡动态图”，据此图可以解释几乎所

有施肥的效果，并由此推导出农作物产量

公式，该图和此公式结合就是施肥的数学

模型。

我率先提出了：植物碳养分根部吸收

的“二通道说”；植物有机养分是可水溶

的小分子有机碳（粒径数百纳米以下）；

土地贫瘠化根本原因是二三十年来对土地

的碳掠夺，土壤缺碳是耕地多灾多病的

主因；缺碳病是当今农作物最重大最普遍

的病害；土壤板结不是化肥的错而是农者

不“养地”；化肥利用率低的主因是施肥

阴阳不平衡……这些观点无疑是在农业界

投下了一颗颗震撼弹。我的大量观点和理

论陈述被许多学者引用，被不少企业的宣

传品抄袭，被诸多微信群在圈里传播，我

还被多家院校和协会聘请为专家和客座教

授。近年来，每月都有数批人从全国各地

到公司同我交流，考察有机碳肥。我开创

的有机碳肥被科技部授权单位评价为“国

际先进”，列入国家科技成果库，我被邀

请在第十三届中国科学家论坛发表“农业

现代化与有机碳肥”的演讲。

这二十多年经历了多少风雨，攻克了

多少难关，才走出了一条新路，这要归功

于清华元素在我血液中流淌，母校的严谨

学风和实干兴邦精神与我同行。

在我的思想中，从来没有退休的概

念。根据出版社安排，我还在写第五本

著作，总结近几年的新认识、新技术，例

如怎样建立我国阴阳平衡的肥料体系，怎

样把环保与农业捆绑做，怎样通过物质循

环实行对耕地多渠道、多层面的碳覆盖等

等，为建立我国富碳农业生态体系再发

力。我时时提醒自己，事业刚刚开始，现

在是肩负千钧，不能懈怠。

毕业后即投身091、092核潜

艇建设，从施工设计、安装调

试、航海试验到交艇、基地返

修，历经艰难险阻，踏遍黄渤海

三岛，即指葫芦岛、小平岛、青

岛海军基地。一言难尽，百感交

集。写一首词作为见证：

星移斗转情难了，
泪洒黄渤岛。

当年汗水透衣衫，
戴月披星冲破万重关。

三更出海人烟渺，
冬夏一身袄。

劈波斩浪振国威，
壮志豪情为往事干杯。

虞美人

记核潜艇长征一号

○马福勤（1968 届工物）


